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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陇县新城乡川派湘语
“永州话”形成机制

 刘忠莉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移民来到新的地方扎根后，由于

环境封闭且外界联系较少形成方言岛，

方言与源语言保留高度相似性。四川境

内现存主要有客家话和湘语两种方言

岛，国内的学者对川内的客家话和湘语

有大量详实具体的研究。而各湘语岛之

间也有差别，主要分为“老湖广话”“长沙

话”和“永州话”等。本文从语言因素和

非语言因素角度分析，在共时层面，对

仪陇县新城乡“永州话”川派湘语这一

特点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

仪陇“永州话”概说

　　“永州话”也称“永州腔”“新城
话”，是湖广永州府人移民四川后保

留的方言。仪陇的“永州话”属于川

派湘语，兼有四川话和湘语两种方言

特征。目前，大约有两万人在使用四

川仪陇“永州话”，这些人主要分布在

二道镇新城乡、二道乡和双河乡。蓬

安人把这些说永州话的人称作“永州

拐子”。从语言地图上划分，仪陇县

隶属于西南官话成渝小片，代表方言

是成都话和重庆话。

仪陇“永州话”研究综述

　　在历史、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下，
川内有四川话、客家话和湘语等，有

学者对四川内部湘语进行了初步探

索，并取得成果。如崔荣昌先生

（１９８５）在探讨四川话的形成过程中，
第一次简要阐述了川内的湘方言的

分布、类型和语音特点；随后他于

１９８７年在共时层面对川内的湘方言

粗略地进行比较，简要说明“永州腔”

的语言特点；１９９３年出版的《四川湘
语记略》阐述了川内湘方言的源流、

地域分布和语音特点；及至１９９６年，
老湖广话、安化腔、长沙话和靖州腔

的来源、分布、音系特点等得到较为

全面的探讨，但针对仪陇永州话还未

有系统描述。吴萍（２００５）在她的硕
士论文中全面描写了仪陇新城“永州

话”的音系特征，并与湖南永州话和

成都话进行共时层面的比较。目前，

学术界对仪陇新城乡永州话的研究

描述暂且停留在语音层面，词汇和语

法尚处于空白阶段。

仪陇“永州话”的形成机制

　　游汝杰（２０１８：４９）认为造成汉
语地理分布格局的原因有语言因

素：方言内部演变、方言借用、方言

交融；还有非语言因素：人口迁徙、

行政区划、交通往来。同时，他认为

人口迁徙是造成汉语分布格局变化

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

还需要考虑地理环境对方言格局形

成和分布的影响。参考这些因素，

笔者对新城乡永州话的形成机制做

出一些探讨。

 移民
迁移居民到新地之后聚居在一

个较小的地域内，他们自成社区，跟

外界的接触交流很少，当地人一般也

不介入移民的社区。那么这些移民

的方言就可能长期保留原有的基本

面貌或某些特征，而与周围的土著方

言有明显的区别。方言岛的移民来

源主要是两大类：一是军队的驻防或

屯垦；二是平民逃荒、逃难迁徙而来

（周振鹤、游汝杰 ２０１９：４０－４３）。
历史上记载的大规模入川移民

有两次：一次是元末明初的“避兵入

蜀”，主要是湖广地区的人逃难而来，

其中孝感麻城人最多。另外一次是

清朝前期的大移民。明末清初，整个

四川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状态，先

是农民领袖张献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７年）
起事，接着是南明同清军之间的战

争，加上吴三桂的反清，这一时期的

战乱前后长达３４年之久，其中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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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军事活动持续２５年。当时的
四川人，特别是居住在城镇和平原地

区的汉人，死的死，逃的逃，所剩无

几。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四川地区

人口极其稀少，土地大量荒芜，战乱、

瘟疫、灾荒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伴

随而来的是人口的大迁徙。顺治十

六（１６５９年）年，清政府鼓励“湖广
填四川”，康熙年间实行很多措施，

如：屯田、清查四川外流人口、遣返

原籍、召集外省人入川插占落业，这

些措施致使入川移民增加。从地域

来看，清朝前期的移民活动遍及今

天的湖北、湖南、山西、陕西、河南、

山东、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

广西、贵州等十余省区。

元末明初和清朝前期的两次大

移民对四川方言的形成有直接且深

远的影响。这些移民“著籍既久，立

家庙，修会馆，冠婚丧祭、衣服、饮食、

语言、用皆循原籍之旧，虽十数世不

迁也。”（《广安州新志·户口志》）从

而造成了今天四川省以官话为主，又

有客家方言（四川各地的“广东话”）

和湘语（如以仪陇县新城乡为代表的

“永州腔”）的局面（崔荣昌 １９８５）。
据同治《仪陇县志》卷二记载，顺

治八年仪陇户口大致有１０余户，如果
按照清朝人口统计惯例，平均一户５
口计算，仪陇县人口大约在５０多人，
当然这是个推测数据（谭红２００６）。
据《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

川”———四川地名移民空间分布和移

民的省籍比例讨论》一文统计，仪陇

县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各级移民
地名总数高达５４处（如表 １），属湖
广籍最多，有 ８３２个，占整个明清省
籍移民地名１０３８个比例的 ８０．１５％
（黄权生，杨光华 ２００５）。仪陇县原
有人口大约５０多人，而移民大约有
４０００多人，超过了原有人口数量。虽
然不是短期内爆发性增长，但从移民

来源和占比来看，很多移民对这个移

民点接受程度和认可度是比较高的。

由此也可以从侧面得出结论，仪陇县

的外来人口超过本地土著人口没有

用太长的时间。且聚集的移民多来

自一个地方，他们在日常的交流和沟

通中使用原来的方言，长此以往，形

成了与周围土著语言不一样的语言

区域 （数据来源：黄权生，杨光华

２００５对四川省区县中移民地区超过
平均数的统计）。

表１　四川省区县中移民地区超过平均数的统计表
重庆直辖
市区县

各级移民
地名总数

嘉陵江流
域区县

各级移民
地名总数

沱江流域
区县

万县（市） ２３ 乐至县 ３1 富顺县

壁山县 ２３ 三台县 ３３ 资中县

各级移民
地各总数

９4

６６

奉节县
云阳县

２６
4３

遂宁县
安岳县

２６
２4

泸县
宜宾县

２4
３９

巴县
江津县

７３
２５

蓬溪县
南充县

２９
1８

隆昌县
威远县

２９
５4

永川县
荣昌县

３３
4０

南部县
仪陇县

５６
５4

内江县
荣县

1９
２1８

合川县
北碚区

1７
８4

开江县
安县

4３
1８

资阳县
简阳县

南桐区 1９ 邻水县 14 中江县

1７
９８
14

涪陵县
南岸区
总计

1３
1３
4３２

仁寿县
营山县
总计

1３
1２
３７1

总计 ６７２

川西平原区县 移民地名总数

广汉县 1３７

宁南县 1２

青白江 1６
德阳县 ５３

市中区 1５
总计 ２２1

川西高原区 移民地名总数

盐源县 1２
西昌县 ３８
德昌县 ３８
汉源县 ２０
会东县 ８７
总计 ２０７

说明：上面各表资料来源四川省80年代编篡的各市（州）县（区）地名录（合川至

还没有编录地名录，笔者以合川方志办和政协所藏地名卡片为统计数据，其中万县

含万县市，叙永县有12个，没统计到表上。为统计之便，其中几个县是跨区域（流域）

或两区域之间如中江县、开江县、蓬溪县、安岳县、乐至县等。宜宾县不属沱江流域。

　　从各湘语方言岛的保留县志（如
《仪陇县志》《广安州新志》）来看，多

数移民入川的时间在康熙、雍正和乾

隆年间，其中永零籍人数较多，永零

指的是湖南永州零陵县（今湖南省永

州市零陵区）。乾隆年间的一些移民

数据（田光炜１９８１）如下：
乾隆十八年：

广东省入川民人杨国能等４０８户；
湖南省入川民人蒋玉先等９９１户；
广西省入川民人胡志章等８户；
江西省入川民人萧药荣等３９４户；
福建省入川民人林理臣等１７户。
乾隆十九年：

广东省入川民人姚官秀等２８１户；
湖南省入川民人谢恭敬等１６１２户；
江西省入川民人萧天祥等１４０户；
广西省入川民人李子杰等７３户。
乾隆二十年：

湖南省入川民人蔡芝茂等１８６０；
广东省入川民人高三才等５９０户；
这三年的数据显示，湖南移民

４４６３户，占总量 ７０％以上（田光炜
１９８１）。此外，上文对川内地区移民
数量统计进一步证实仪陇县移民数

量大大超过土著居民。迁移时间主

要集中在明末清初时间段，在移民过

程中，源语言的使用占据人口、政治

和经济优势，因此迁移到此的湖广人

方言取代了土著方言。

 地理环境
山川、河流等对语言地理格局存

在影响。仪陇县位于四川省东北部，

坐落在嘉陵江流域，水资源丰富，饮

水和灌溉方便，利于发展农业，吸引

外地移民人口定居。仪陇县南临营

山县，新城乡地处两县接壤不远处，

远离县城，且为一小型盆地，高山连

绵，环境相对闭塞，地形非常复杂，在

一定程度阻断了移居到此处的民众

与其他方言的接触。例如，崔先生

（１９９３）收录了一个族谱———仪陇《龚
氏族谱》（仪陇县复兴区新城乡笼城

村龚縨然存），龚氏祖籍系江西鹅颈

大丘，后迁居湖广永州府零陵县城南

万寿坊居住。迨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
年），蜀经兵乱，遗民无多，相继入川。

其后“或创业于南部富里口、安溪清，

或创业于仪陇马家坝、罗家沟，或创

业于营山南溪桥，或创业于汉中城固

县郭家沟，或创业于蓬州干近坝、岐

山坝、龙滩子、龙家坝、荒草地、牛心

坝”。……迨至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

初十日起身，足足半年有余，始到营

山文家沟，弟兄得以团圆。继移至蓬

州蓬溪坝麻柳林后，方买陇城沟开

垦。龚氏入蜀后分居南部、仪陇、营

山、城固属陕西、蓬州等地，其入川过

程十分清楚。仪陇县新城乡原属蓬

安县，蓬州之“陇城”即今日仪陇新城

乡之“笼城”。

 交通方式
古时候入川主要有两种方式：一

种是水路，沿长江进入四川；另一种



　 ０２７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下旬刊

是陆路，翻越崇山峻岭进入四川。孙

晓芬（２００５）认为湖南长沙、永州等地
的移民以及广东、福建、江西三省的

客家人是走陆路，翻山越岭抵达四

川。仪陇新城乡位于川东，地形地势

复杂，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少。吕

俭平（２０１９：２６３）总结四川境内湘语
的分布格局，认为其形成原因在于湖

南移民多以整个家族甚至整个乡、县

集体搬迁，容易集中聚合在一块，因

此形成方言的集中分布区。

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目前仪陇

县境内有高速公路、跨江大桥、航运

等，以及正在修建的汉巴南铁路，方

便人们外出贸易、经商、求学，也加快

了新城乡永州话与周围方言（主要是

四川话）的接触，这也是新城乡川派

湘语的成因之一。

 行政区划
新城乡位于四川省南充市仪陇

县二道镇，地处仪陇县南部。２００３
年，县政府驻地由金城镇迁至新政

镇，新城乡与仪陇县政府驻地距离更

近，仅３０多公里。由于距县政府驻
地路途缩短，受其政治经济、文化和

交通辐射影响增大，与周围的方言接

触几率更大，其原本的方言岛格局将

会被打破。

 语言接触
语言的演变分为内部演变和外

部接触引发的演变。内部演变时间

长，变化较为缓慢；外部激烈的语言

接触 会 在 短 时 间 内 引 发 演 变

（Ｎａｒｒｏｇ＆Ｈｅｎｉｅ２０２１）。所谓“语言接
触”，简单地说，是指特定的语言个体

或语言社团同时熟悉并使用一种以

上的语言。换言之，语言接触指的是

一种社会语言学的状况，而非语言演

变的过程（吴福祥２００７）。从清朝顺
治时期开始计算，仪陇地区主要移民

过程已持续大概３６０多年，在时间跨
度上较为久远。因此，我们能够通过

与仪陇永州话、湖南永州话和四川话

的共时层面对比，简单分析新城乡湘

语方言岛的形成机制。

古入声今读音的归属和四声框

架是我们判断一个方言是否属于西

南官话的基本条件。大致来说，入声

归阳平的可以看作是西南官话。其

余湘语、桂北平话的主要区别在于古

全浊声母和古入声的演变类型（李蓝

２００９）。
吴萍（２００５）通过对新城乡永州

话、湖南永州话在声韵调共时层面的

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古全浊声母在湖

南永州话中大多仍然保留浊音，少数

清化；新城乡永州话大部分已经清

化，少数保留浊音。可以看出，新城

乡永州话的全浊声母的古今演化特

点介于成都话和湖南永州话之间，浊

音有保留，与湖南永州话接近；清化

规律为今逢塞音塞擦音平声送气、仄

声不送气，又与成都话的清化规律相

同。湖永州话中没有声母［ｆ］，而新
城乡永州话和成都话中都有，这来源

于古帮组并母、非组和晓组字。新城

乡的永州话出现了儿化韵［］，这是
湖南永州话中没有出现的。从整体

上来看，湖南永州话、新城乡永州话

和成都话三种方言都是四个调类：阴

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古全浊平、清

入、全浊入的演变在新城乡永州话和

成都话中相同，与湖永话不同。仪陇

县现在官话是西南官话中的成渝小

片，现在的湖南永州话在官话分区里

面隶属于西南官话桂柳片，因此古浊

声和声调演变框架等具有相似性。

因此，笔者又将新城乡的永州话与老

湘语的方言点进行比较，尽可能描述

出历史层次的演变差异。

以下为新城乡永州话与老湘语

的对比，材料来自吴萍（２００５）、李康
澄（２０２０、２０２２），特点如下。
１．古浊声母是否保留。新城乡

永州话保留了［ｂ］［ｄ］［］［］［γ］５
个浊音，大多数发生了清化。而老湘

语浊音保留数量较多，少数发生清化。

２．是否区分尖团。新城乡永州
话３精组声母和见晓组声母在细音
面前有分别，要么合流成舌叶音时

［］［］［］，要么合流成舌尖音［?］
［?ｈ］［ｓ］；而在老湘语中，部分方言
点会区分尖团音，［ｔ］［］［］［ｋ］都
是见组细音在特殊语音条件下所发

生的特殊音变现象。

３．古全浊声母的清化规律。全浊
声母今逢塞音和塞擦音时的清化一般

依据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的规律，如：

爬［ｐａ］桃［ｔａｕ］。老湘语中古全浊声
母逢塞音、塞擦音多不送气。

４．入声调。新城乡已经没有入
声调，入声调归阳平。但部分老湘语

中还有入声调，调值３３。
５．［ｈ］［ｘ］是否混读。在新城乡

永州话中，［ｈ］［ｘ］区分，老湘语中是
混读的，对于“扶”，各老方言点的读

音［ｈ］［ｘ］皆有。
６．儿化韵。新城乡已经发展出

了儿化韵，但老湘语还未发现。

７．四声的框架。新城乡永州话
的四声分别为阴平、阳平、上声和去

声；但老湘语的声调类型更多，入声

也演化出两种类型：阴去和阳去。

从新城乡永州话与老湘语的对

比可以看出，两者有共同保留的特

点，也有各自创新之处。１９８３年，崔
荣昌先生对仪陇永州话进行调查；

２００５年，吴萍对仪陇新城乡永州话进
行调查。在此 ２０多年的时间里，新
城乡的永州话受周围四川话平声送

气、仄声不送气的影响，儿化韵和入

声调开始演变，并往官话方向演变。

〉〉〉结语

从语言自身因素和非语言

因素来观察，新城乡永州话呈现

出“川派湘语”的特点，原因在于

移民过来的永州人集聚在此生

产劳作生活。随着政治、经济、交

通、文化的发展，他们与周围使

用其他方言的人接触和交流的

机会增多，形成了现在的方言岛

格局和语言特点。

和大多数方言岛一样，现在

方言岛的方言与源语言只是接

近而已，并不完全相同，主要原

因在于：一是因为方言岛和出发

地的方言长期隔绝，各自有所发

展，时至今日仪陇新城乡永州话

与湖南永州话依然存在一定的

差别。二是因为方言岛的方言是

闭锁性的移民造成的，这只是相

对而言，这些移民不可能不跟土

著居民接触，尤其是现在社会。

仪陇的“永州腔”难免也要吸收

和借鉴四川话，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复杂语言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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